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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既往的人类生活。人们渴望了解历史，了解本身所属国家、民

族、社会的过去，总结成败经验，吸取智慧，于是，历史著作应运而生。历

史著作以真实地记录历史过程、历史人物为目的，一般比较枯燥，趣味性

差。为了克服这一毛病，于是，就有了创作历史文艺的需要。历史文艺虽

以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些情节为依据，但可以虚构、想像，作者有不同程度

的自由挥洒的空间，自然，作品就远较历史著作生动、有趣。人们熟知《三

国志》和《三国演义》的故事。前者至今仍是人们认识那段时期的权威著

作，但它大抵只是少数历史学家的案头读物；后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长

期流传不衰，但它并不是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鲁迅曾说：“我们讲到曹

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

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近年来，影视界流行“戏说”，有几位皇帝、

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灵活现，收视率很高，说明老百姓爱

看，但是，由于大异于历史记载，更大异于历史真相，不满者似乎也很不

少。可见，真实性和趣味性历来是历史著作和历史文艺的两难问题。要

严格忠实于历史，作品就很难生动；要提高生动性、趣味性，就必须虚构，

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历史的真实。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总结前人经验，试图解决这一矛盾，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实性，又有

趣味性，在中国丰富繁多的演义作品中，是很具特色的一部。

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用白话，取

其浅显易懂。这些，他和明清以来的“演义”作家并无区别。蔡东藩作品

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蔡东藩自幼爱好历史，熟读

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甚至养成了

“考据癣”。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



作为根据；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他常常博览群书，多方钩

稽，力求找出客观真相；一时难以做出结论的，他就诸说并存；对他认定的

史籍中的错误说法，就直接加以批驳。可以说，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

和方法在写“演义”。对于前人所写同类作品，蔡东藩颇多批评，或认为荒

诞不经，或认为乖离史实，子虚乌有。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

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

特别是人物对话，史无记载，他不能不动用自己的想像力，但是，他很谨

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

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倘若读者要大体，而不是精确地了解中国

历朝历代的大事经纬与主要人物，蔡东藩的书是值得一读的。员怨猿苑年员
月，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曾致电李克农，要他

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部。这里所说的“中国历史演义”，就是蔡东藩所

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毛泽东卧室床侧，就放有蔡氏此书。由此不难

看出，毛泽东对蔡著的喜爱。

中国历史学家有史德、史识、史才之说。所谓史德，指的是忠于历史，

忠于史实，能在任何状况下“秉笔直书”；所谓史识，指的是对历史判断方

面的真知灼见；所谓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叙事、表达能力。在

这三方面，蔡东藩都颇多可取之处。据记载，当他写《民国通俗演义》时，

曾有军人以请他吃“红丸子”（子弹）相威胁，书局因此要他“隐恶扬善”，

他断然拒绝，声称：“孔子作《春秋》，为惩罚乱臣贼子。我写的都有材料

根据，要我捏造，我干不来！”自此愤然辍笔，以致书局不得不另请许廑父，

将该书的后四十回续完。蔡东藩不屈于强权，宁可不写，决不伪造历史，

表现出历史家的可贵操守。他的书，努力寻求历代兴亡“关键”，劝善惩

恶，褒是斥非，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正义感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读

蔡著，既可轻松愉快地获得历史知识，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启迪。当

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所难免。这一点，

相信读者当能了解并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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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摇摇序

客岁编《前汉演义》，就二百一十年间之事迹，撮要演述，而于女宠外

戚之祸，独详载无遗，举前辙所以戒后车也。乃者赓续汉事，复及东京，并

暨西蜀。而窃按东京，历数与西京略同，而其亡国之厉阶，则亦肇自女宠，

成于外戚。或者谓后汉之亡，宦寺方镇实尸之，于女宠外戚似无与焉。岂

知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镇之

交讧于后？四星耀斗，百桷摧栋，阳弱阴强，刘轻曹重，其所由来者渐矣，

繇辨之不早辨也。昔范蔚宗作《后汉书》，于后妃列传中，一则曰权归女

主，再则曰委事父兄，三则曰终于陵夷，大运沦，神宝亡，盖嗟叹之不足，故

长言之。他如外戚党锢等传中，且连类并书，又复特创新例，作《宦者传》，

冠其文曰：“邓后以女主临政，帷幄称制，下令不出闺闱之间，不得不委用

刑人，寄之国命。”又曰：“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

鼎。”夫邓后，女宠也；梁冀，外戚也；曹腾，宦寺也；魏武，方镇也；穷原尽

委，举一例百，不已昭然揭橥欤？洎乎昭烈偏安，聊延一线，而其后复为一

黄皓所误，则宦官之流毒使然。诸葛公所痛恨于桓灵者，不意于后主时又

见之，良可慨已！惟史册浩繁，谁遑卒阅？至若编年纪事，各书不一而足，

阅者更未免有汪洋之叹，反不若近代之通行《东西汉演义》暨《三国志演

义》，则脍炙人口，俗之欢迎也。夫东西汉之叙事脱略，且多臆造，应为有

识者所鄙夷。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

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

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



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本编续《前

汉演义》之体例，始于新莽之篡汉，终于司马氏之代魏，中历东汉蜀汉之二

百数十年，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而于兴亡

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先民

有言，“文不苟作”，鄙人固无当斯言，特以视附会荒唐，无关世道者，则相

去殆有间欤？海内君子，幸鉴正之！中华民国十五年秋节，古越蔡东帆

叙。



后汉世系图

凡十二主共一百九十六年

①光武帝刘秀
摇摇在位三十三年

②明帝庄
摇摇在位十八年

③章帝炟
在位十三年

④和帝肇
摇摇摇摇在位十七年

⑤殇帝隆
在位一年

—清河王庆———⑥安帝祜———⑦顺帝保———⑧冲帝炳
在位十九年 在位十九年 在位一年

—千乘王伉———乐安王宠———渤海王鸿———⑨质帝缵
在位一年

—河间王开———

—蠡吾侯翼———⑩桓帝志在位二十一年

—解渎亭侯淑———解渎亭侯苌 摇

—瑏瑡灵帝宏
在位二十二年

—少帝辩被废摇摇摇摇摇

—瑏瑢献帝协在位三十一年



第摇一摇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摇摇摇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摇摇有汉一代，史家分作两撅，号为前后汉，亦称东西汉，这因为汉朝四百
年来，中经王莽篡国，居然僭位一十八年，所以王莽以前，叫作前汉，王莽

以后，叫作后汉。且前汉建都陕西，故亦云西汉，后汉建都洛阳，洛阳在关

陕东面，故亦云东汉。《前汉演义》，由小子编成百回，自秦始皇起头，至王

莽篡国为止，早已出版，想看官当可阅毕。此编从《前汉演义》接入，始自

王莽，结局三国。曾记陈寿《三国志》，谓后汉至献帝而亡，当推曹魏为正

统。司马温公沿袭寿说，也将正统予魏，独朱子纲目，黜魏尊蜀，仍使刘先

主接入汉统，后人多推为正论。咳！正统不正统，也没有什么一定系绪，

败为寇，成为王，古今来大概皆然，何庸聚讼？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便是此

意。不过刘先主为汉景帝后裔，班班可考，虽与魏吴分足鼎峙，地方最小，

只是就汉论汉，究竟是一脉相传，必欲拘拘然辨别正统，与其尊魏，毋宁尊

蜀。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名仍三国，实尊蜀汉，此书风行海内，几乎家

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

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

《三国志》相看，是何魔力，摄人耳目。小子不敢訾议前人，但既编《后汉

演义》，应该将三国附入在内。《前汉演义》附秦朝，《后汉演义》附三国，

首尾相对，却也是个无独有偶的创格。可谓戛戛独造。惟小子所编历史演

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

勿诮我迂拘呢。

若要论及后汉的兴亡，比前汉还要复杂。王莽篡国，祸由元后，外戚

员假符命封及卖饼儿摇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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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害，一至于此。光武中兴，惩前毖后，亲揽大权，力防外戚预政。明帝犹

有父风，国势称盛。章帝继之，初政可观，史家比诸前汉文景，不意后来宠

任后族，复蹈前辙。和帝以降，国事日非，外立五帝，安帝懿帝质帝桓帝灵

帝。临朝六后章帝后窦氏，和帝后邓氏，安帝后阎氏，顺帝后梁氏，桓帝后窦氏，

灵帝后何氏。妇人无识，贪揽国权，定策帷帟，委政父兄，嗣主积不能容，势

且孤立，反因是倒行逆施，委心阉竖。于是宦官迭起，与外戚争持国柄，外

戚骄横不慎，动辄为宦官所制，辗转消长，宦官势焰熏天，横行无忌，比外

戚为尤甚，正人君子，被戮殆尽。天变起，人怨集，盗贼扰四方，不得已简

选重臣，出为州牧，内轻外重，尾大不掉。势孤力弱的外戚，欲借外力为

助，入清君侧，结果是外戚宦官，同归于尽，国家大权，归入州牧掌握。一

州牧起，群州牧交逼而来，又酿成一番州牧纷争的局面，或胜或败，弱肉强

食，董卓曹操，先后逞凶，天子且不知命在何时，还有什么汉家命令？当时

中原一带，尽被曹氏并吞，惟东南有吴，西南有蜀，力保偏壤，相持有年，曹

丕篡汉，仅存益州一脉，不绝如缕，又复出了一个庸弱无能的呆阿斗，终落

得面缚出降，赤精衰歇，都随鼎去，岂不可悲？岂不可叹？慨乎言之。总

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专政的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

权的时代，自桓帝至献帝，是宦官横行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

为乱党交讧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追溯祸胎，实启

宫闱。母后无权，外戚宦官，何得专横？外戚宦官无权，乱党方镇，何得骚

扰？古人有言“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是至理名言，万世不易呢。即如

近数十年间之乱事，亦启自清慈禧后一人，可谓古今同慨。

大纲既布，须叙正文。且说王莽毒死汉平帝，又废孺子婴，把一座汉

室江山，平白地占据了去，自称新朝，号为始建国元年，佯与孺子婴泣别，

封他为定安公，改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设吏监守。所有乳母佣媪，不得

与孺子婴通语，一经乳食，便把他锢置壁中。尊孝元皇后为新室文母，命

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一是姑母，一是女儿，所以仍得留居深宫。当下封

拜功臣，先就金匮策书，按名授爵。这金匮是梓潼人哀章，私造出来，持至

高庙，欺弄王莽，见《前汉演义》末回。王莽视为受命的符瑞，就借此物欺弄

吏民。计金匮中所列新朝辅佐，共十一人，首列王舜、平晏、刘歆、哀章，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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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四辅，令舜为太师安新公，晏为太傅就新公，歆为国师嘉新公，章为国

将美新公，四辅以后，就是甄邯、王寻、王邑，莽又号为三公，令邯为大司马

承新公，寻为大司徒章新公，邑为大司空隆新公。尚有四人号为四将，甄

丰为更始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王兴为卫将军，王盛为前将军。这一道

新朝诏旨颁将出来，哀章是喜得如愿，买得一套朝衣朝冠，昂然诣阙，三跪

九叩，谢恩就封。余如王舜、平晏、刘歆、甄邯、王寻、王邑、甄丰、孙建等八

人，本是王莽爪牙，即日奉命受职。只有王兴、王盛两姓名，乃是哀章随笔

捏造，当然无人承认，好几日没有影响，哀章不敢直陈，只是背地窃笑。偏

王莽遣人四访，无论贫富贵贱，但教与金匮中姓氏相符，便命诣阙授官。

事有凑巧，访着一个城门令史，叫做王兴，还有一个卖饼儿，叫做王盛，当

即召他入朝，赐给衣冠，拜为将军。这两个凭空贵显，还道身入梦境，仔细

审视，确是无讹，无端富贵逼人来，也乐得拜爵登朝，享受荣华。天落馒头

狗造化。

莽又因汉家制度，未免狭小，特欲格外铺张，自称为黄帝虞舜后裔，尊

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五姓，皆为同宗，追尊陈胡公

为陈胡王，田敬仲为田敬王，齐王建孙济北王安，为济北愍王。其实齐王

建本姓田氏，齐亡后尚沿称王家，因以为姓。莽借端附会，故由齐追及虞

舜，由虞舜追及黄帝。硬要夸张。立祖庙五所，亲庙四所，称汉高祖庙为

文祖庙，凡惠、景以下诸园寝，仍令荐祀。惟汉室诸侯王三十二人，贬爵为

公，列侯一百八十一人，贬爵为子，所有刚卯金刀的旧例，不得再行。向来

汉朝吏民，于每年正月卯日，制符为佩，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木，悬以革

带，一面有文字镌着云：“正月刚卯。”谓可避一年疫气。金刀乃是钱名，形

如小刀，通行民间，莽以刘字左偏，有卯有金，右偏从刀，故将刚卯金刀，一

律禁止，另铸小钱通用，径只六分，重约一铢。又欲仿行井田遗制，称天下

田曰王田，人民不得私相买卖。如一家不满八口，田过一井，应将余田分

给九族乡党。且不准私鬻奴婢，违令重罚，投御魑魅。后从国师刘歆奏

议，遵照周制，立五均司市泉府等官。此外所有官职，多半改名，大约是不

古不今的称号，胡弄一番，换名不换人，有何益处？后世亦多蹈此辙。惟俸禄

尚未酌定，往往有官无俸。后来又欲踵行封建，封了好几千诸侯，但用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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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及四色土，作为班赏，并没有指定采邑，但给月钱数千，使居都中。看官

试想！这种制度，果可行不可行呢？

正在喜事纷更的时候，忽由徐乡侯刘快，起兵讨莽，进攻即墨，莽方拟

遣将往御，那即墨已传来捷报，刘快已经败死了。原来快系汉胶东恭王授

次子，恭王授系景帝五世孙。有兄名殷，嗣爵胶东王，莽降殷为扶崇公，殷未

敢叛莽，独快却志在讨逆，纠众数千人，从徐乡趋即墨城，意欲踞城西向。

偏即墨城中的吏民，闭城拒守，快众多系乌合，不能久持，渐渐溃散。守吏

趁势杀出，把快击走，快竟窜死长广间。殷闻弟快起兵，惶恐得很，紧阖城

门，自系狱中，一面上书谢罪。莽既得捷报，只命快妻子连坐，赦殷勿问。

越年为始建国二年，莽恐刘氏余波，仆而复起，索性将汉室诸侯王，一体削

夺，废为庶人。只有前鲁王刘闵，中山王刘成都，广阳王刘嘉，曾颂莽功

德，侈陈符命，故仍得受封列侯。无耻之徒。嗣复由立国将军孙建等，奏

言：“汉氏宗庙，不当复在长安，应与汉室一同罢废。”莽欣然许可，惟言国

师刘歆等三十二人，夙知天命，夹辅新朝，可存宗祀。歆女为皇子妃，使仍

刘姓，余三十一人皆赐姓王氏，并改称定安太后为黄皇室主，示与汉绝婚。

定安太后虽是莽女，却与乃父性情不同，自从王莽篡位以后，镇日里

闷坐深宫，愁眉不展，就是莽按时朝会，亦屡次托病，未尝一赴。莽还道她

年方二九，不耐孀居，所以将她改号，好与择配，暗思朝中心腹，虽有多人，

惟孙建最为效力，建有子豫，又是个翩翩少年，若与黄皇室主配做夫妻，恰

是一对佳偶。当下召入孙建，与他密商，建欣然受命，归询子豫，也是喜出

望外。得皇后为妻室，且是现成帝婿，有何不愿？于是想出一法，由豫盛饰衣

冠，装束得与子都宋朝相似，带着医生，托词问疾，竟至黄皇室主宫中。宫

中侍女，不敢拦阻，将他放入。豫得进谒黄皇室主，说是奉旨探视。黄皇

室主大为惊异，又见他一双色眼，尽管向自己脸上瞟将过来，料知来意不

佳，慌忙退入内室，传呼侍女，责她擅纳外人，亲加鞭扑。豫立在外面，听

得内室有鞭扑声，当然扫兴而去，报知王莽。莽始知女儿志在守节，打消

前议。

谁知此事一传，偏有一个纨皛郎君，艳羡黄皇室主，要想与她做个并
头莲。这人为谁？乃是更始将军甄丰子甄寻。寻素来佻达，专喜渔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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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王莽要招孙豫为婿，不由得因羡生妒，背地含酸。后来豫事无成，寻私

心窃幸，还道是大好姻缘，应该轮着自己身上，死在目前，还想快活。朝夜思

想，定下一计，便悄悄地自去施行。从前寻父甄丰，与王舜刘歆等，同佐王

莽，不过依莽希荣，尚未欲导莽篡位，至符命诸说，纷然并起，丰等也不得

不顺风敲锣，争言符瑞。莽既据国，尝遣五威将帅，分使五方，颁示符命四

十二篇，笼络人心，因此符命诸说，充满天下。且内外官吏，一陈符命，往

往封侯，有几个不愿捏造，辄互相嘲戏道：“汝奈何没有天帝除书？”统睦侯

司命陈崇，司命官名，由莽创造。密白王莽道：“符命可暂用，不可久用，若长

此过去，奸人都好借此作福，反致生乱。”莽点首无言，俟崇退出，即颁出命

令，谓非五威将帅所颁，尽属无稽，应下狱论罪。嗣是符命伪谈，渐渐绝

口。甄丰本为大司空，资格名位，不亚王舜刘歆，就是甄寻亦得受封茂德

侯，官居侍中，兼京兆大尹。至莽封功臣，依照金匮符命，但拜丰为更始将

军，使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不但与王舜刘歆等人，相去太远，甚且也不及

弟，连甄邯都出丰上，丰父子当然怏怏。实在由丰素性刚强，平时未免唐

突莽前，所以莽有意贬抑，借着符命为名，把丰贬置下列。丰子寻垂涎莽

女，错疑莽真信符命，遂从符命上做出文章，先借别事一试，只说新室应当

分陕，设立二伯，甄丰可为右伯，太傅平晏可为左伯，得周公召公故事。这

道符命呈将进去，竟得王莽批准，令甄丰为右伯，使他西出。丰尚未行，寻

越觉符命有效，又是一篇进陈，内言：“故汉氏平帝后，应为甄寻妻。”满望

王莽再行准议，好教黄皇室主下嫁过来，做个乘龙娇客。哪知宫中传出消

息，很是不佳，据言：“王莽怒气勃勃，谓黄皇室主为天下母，怎得妻寻？”寻

才知弄巧成拙，若再不走，必被逮捕，当下密取金银，一溜烟似的逃出家

门。不到半日，果有许多吏卒，来围甄第，入捕甄寻。甄丰尚未知寻所犯

何罪，及问明情由，也吓得魂飞天外，急忙自己寻觅，意欲绑子入朝，为自

免计。偏偏四觅无着，又经朝使坐索，迫令交出，一时无法对付，只好拼着

老命，服毒自尽。朝使见甄丰已死，又入室搜捕，终不得寻，乃回去复命。

莽闻寻出走，下令通缉，一面穷究党羽，查得国师刘歆子侍中刘绁，绁

弟长水校尉刘泳，及歆门人骑都尉丁隆，与大司空王邑弟左关将军王奇

等，统是甄寻好友，一古脑儿拿入狱中，逐加讯问。数人因甄寻在逃，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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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质，自然极口抵赖，不肯承认。案情悬宕多日，那在逃未获的甄寻，竟被

获到。寻本跟着一个方士，逃入华山，蛰居多时，想到外面询探音信，适被

侦吏遇着，便将他一把抓住，解入长安。他与刘绁等虽是友善，惟此番想

娶故后，假托符命，全是他一人作主，未曾商诸别人，既经到案，却也自作

自认，供称刘甪等不过相识，并未通谋。偏问官有心罗织，严刑逼供，没奈

何将刘甪等牵扯在内。刘甪等已被扳入，百喙难辞，遂都连坐罔上不道的

罪名，谳成死罪。倒是生死朋友，患难与共。还有刘甪的问业师，系是莽大

夫扬雄，莽大夫三字头衔，乐得叙出。也做了此案的嫌疑犯，竟遭传讯。雄

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素来口吃，却具才思，平时尝慕先达司马相如，每有

著述，辄为摹仿。汉成帝时，由大司马王音举荐，待诏宫廷，献入《甘泉》

《河东》二赋，得邀成帝特赏，授职为郎，嗣经哀平两朝，未获超迁，平居抑

郁无聊，但借笔墨消遣，著成《太玄经》及《法言》。《法言》是摹拟《论语》，

文尚易解，《太玄经》摹拟《周易》，语多难明。独刘歆借阅一周，尝语扬雄

道：“《太玄经》词意深奥，非后生小子所能知，将来恐不免复瓿呢。”瓿音

部，是贮酱小瓮。话虽如此，意中却很重雄才，特令子甪拜雄为师，学习奇

字。此时雄得为莽大夫，方在天禄阁校书，忽闻被刘甪案情牵连，要去听

审。自思年过七十，何苦去受严刑，不如一死为愈，乃即咬定牙龈，竟从阁

上跃下，跌了一个半死半活。我说他是条苦肉计。朝吏见他老年投阁，撞得

头青面肿，很觉可怜，慌忙将他扶起，令人看守，自去返报王莽，具述惨状，

且说他并未知情。莽才令免议，但命将甄寻刘棻等，一并诛死。

更有一种可笑的事情，莽欲仿行虞廷故事，流刘甪至幽州，放甄寻至

三危，殛丁隆至羽山，三人已经就戮，却将他尸首载入驿车，辗转传致，号

为三凶。此外牵连朝臣，也不下数百人。独扬雄九死一生，想去趋奉王

莽，特著一篇《剧秦美新文》，谨敬呈入。时人因此作谣道：“惟寂寞，自投

阁，爰清静，作符命。”为此一谣，文名鼎鼎的扬子云，遂致贻讥千古。雄至

王莽天凤五年，方才病死。小子有诗咏扬雄道：

摇摇才高依马算文豪，一落尘污便失操。
赢得头衔三字在，千秋笔伐总难逃。

扬雄投阁以后，却有一位铁中铮铮的老成人，为汉殉节，亘古流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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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大不相同。欲知此人为谁，待至下回说明。

本回除楔子外，叙入王莽封拜功臣，爰照金匮符命，分授四辅三公四将，连卖

饼儿亦得厕入。夫以王莽之狡诈，宁不知金匮之为伪造？其所以依书封拜者，无

非为欺人计耳。不知欺人实即欺己，以卖饼儿为将军，宁能胜任？多见其速亡而

已，宁待法令纷更，激成众怒，而始决莽之必亡耶？莽女为汉守节，不类乃父，尚有

可称，何物甄寻，欲妻故后，其致死也固宜。刘癏丁隆等人，不免枉死，史家因其同
为逆党，死不足惜，故不为辨冤。扬雄甘为莽大夫，投阁不死，反为《美新）之文以

谄媚之，老而不死是为贼，区区文名，何足道乎？揭而出之，亦维持廉耻之一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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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摇二摇回

毁故庙感伤故后摇摇摇挑外衅激怒外夷

摇摇却说前汉哀帝时候，有个光禄大夫龚胜，年高德劭，经明行修，他因王
莽擅权，上书乞休，退归楚地原籍，家食自甘，不问世事。及莽已篡位，意

欲罗致老成，特遣五威将帅，赍着羊酒，问候胜家，嗣又召为讲学祭酒，胜

一再托疾，不肯应命。莽立夫人王氏为皇后，即王盛女，见《前汉演义》。生

有四男，长子宇为了卫姬一案，被莽逼死，卫姬系平帝生母，莽不令入宫，宇谋

近卫姬，事泄被杀，亦见《前汉演义》。次子获无故杀奴，亦由莽迫使自杀；三

子安向来放荡，为莽所嫉，因立四子临为太子。且为临招致师友各四人，

一是故大司徒马宫，令为师疑；一是故少府宗伯凤，令为傅丞；一是博士袁

圣，令为阿辅；一是故京兆尹王嘉，令为保拂，音弼。这便叫做四师。又用

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博士李充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廉丹为

御侮，这便叫做四友。胥附奔走先后御侮语，见《诗经》。莽假古立官，故有是

名。四师四友以外，还欲添设师友祭酒，因再派吏至楚，使持玺书印绶，征

胜入都。

吏奉莽命，到了楚地，料知胜不愿就征，预先邀同郡守县吏，及三老诸

生，约千余人，齐集胜门，强为劝驾。胜自称病笃，奄卧床上，首向东方，朝

服拖绅，方邀朝使入室，朝使入付玺书，并给印绶，胜当然辞谢，经朝使先

劝后迫，定要胜应召入朝，胜喟然叹道：“胜素愚昧，更兼老病侵寻，朝不保

暮，若迫令起行，必死途中，转负新朝养老盛意，如何是好？”朝使听了，倒

也不敢硬逼，退居郡舍，每阅五日，必与郡守一问起居，且向胜子及胜徒高

晖，屡言朝廷厚意，将加侯封，就使病不能行，亦当出居传舍，示有行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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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系子孙，不可错过等语。晖等颇为所动，入内白胜，胜作色道：“我受

汉家厚恩，愧无以报，今年已老迈，旦暮入地，难道尚好出事二姓么？”说

罢，即命二子预备后事，自己绝粒不食，饿至十有四日，气绝而亡，年终七

十九岁。朝使闻得死耗，尚疑胜有诈谋，亲与郡守往吊，审视尸体，果已绝

气，方才慨然辞去。胜家当即开丧，门徒毕集，代为料理。忽有一老翁策

杖前来，径至灵帷前哭了一场，哭毕又叹惜道：“熏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

呜呼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非吾徒也！”一面说，一面走，扬长自去。

确是一奇。大众莫名其妙，也不知他何姓何名，后来到处查问，有人识他是

个彭城隐士，年约百岁，姓名不传，但共号为彭城老父罢了。

朝使复报王莽，莽也为欷歔。未必真情。转思唐林唐尊纪逡诸人，俱

系一时名士，幸已罗置朝端。尚有齐人薛方著名已久，亦应遣使招徕。乃

更命安车驷马，往迎薛方，方向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

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措词甚妙。使人回复朝

命，备述方言，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遂不复再征。南郡太守郭钦，

兖州刺史蒋翊，常因廉直得名，当王莽居摄时，已皆托病辞职，终身不起。

又有沛人陈咸，此非前汉时陈万年子。曾为哀帝时尚书，莽杀何武鲍宣，见

《前汉演义》。咸即惊叹道：“易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我亦好从此去了。”

当下谢职归田。莽篡汉后，召为掌寇大夫，仍称病不就。咸有三子参、丰、

钦，俱已出仕，由咸陆续召归，杜门不出。平时尚用汉家祖腊，或说他未合

时宜，咸勃然道：“我先人怎知王氏腊呢？”遂家居以终。此外还有齐人栗

融，北海人禽庆苏章，山阳人曹竟，并以儒生为吏，因莽辞官。这都是洁身

自好的志士，可法可传，比诸莽大夫扬雄，原是清浊不同呢！历举志士，维

持风节。惟孝元皇后死后诔文，还是莽大夫扬雄所作，语虽寥寥，尚将他列

入汉家，不把那新室文母四字，提叙出来。曾记得诔语有云：

摇摇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著其协于元城。
相传孝元皇后王政君，初生时曾有奇异，母李氏梦月入怀，方孕政君，

所以诔文中说为太阴之精。政君为元城人，元城郭东，有五鹿墟，就是春

秋时代的沙麓地方，春秋鲁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春秋传》作沙鹿。晋史卜

得爻辞，见有阴为阳雄，土火相乘二语，尝叹为六百四十五年后，宜有圣女

怨毁故庙感伤故后摇挑外衅激怒外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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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大约应在齐国田氏。是一个亡国妇人，何有圣女？王氏为齐王建后

裔。见前回。王贺徙居元城，正当沙麓西偏，孙女便是王政君，为元帝后，

经元成哀三朝，尚然健在。哀帝时由政君摄政，正与鲁僖公十四年，相隔

六百四十五载，所以诔文中说为沙麓之灵。扬雄援据故事，叙入诔文，原

为颂扬元后起见。但汉无元后，或不致为王莽所篡，是元后实系亡汉罪

魁，何足称道。不过她见莽篡位，也觉悔恨，且莽改称元后为新室文母，与

汉绝体，越令元后不安。莽又毁坏刘氏宗庙，连元帝庙亦被拆去，独为新

室文母预造生祠，就将元帝庙故殿基址，作为文母纂食堂。纂音撰，具也。

建筑告成，号称长寿宫。特请元后过宴，元后至新祠中，见元帝庙废彻涂

地，不禁惊泣道：“这是汉家宗庙，当有神灵，为何无端毁去，颓坏无余？若

使鬼神无知，何必设庙？倘或有知，我乃汉家妃妾，怎得妄踞帝堂，自陈馈

食呢？”王莽听了，毫不介意，仍请元后入席，元后不得已坐下，勉强饮了几

杯，便即起身告归，私语左右道：“此人慢神太甚，怎能久叨天祐？我看他

败亡不远哩！”语虽近是，但试问由何人纵成？

莽见元后怏怏回去，料她心怀怨恨，不得不格外巴结，卖弄殷勤，所有

一切奉养，常亲往检视，不使少慢。那元后却愈加愁闷，镇日里不见笑颜，

汉制令侍中诸官，俱着黑貂，莽独使改着黄貂，独元后宫中的侍御，仍着黑

貂，且不从新莽正朔，每遇汉家腊日，自与左右相对，饮酒进食，总算度过

残年。好容易过了五载，至王莽始建国五年二月，得病告终，享寿八十有

四。若早死一二十年，当可少许免咎。莽为元后持三年服，奉柩出葬渭陵，虽

与元帝合墓，中间却用沟夹开。所建新室文母庙中，岁时致祭，反令元帝

配食，设座床下，这真叫做阴阳倒置，妇可乘夫了。想就是阴为阳雄之验。

惟元后在日，曾云王莽不得久安，莽总道是老妪恨语。哪知元后殁

时，已经内外变起，岌岌不宁。先是莽遣五威将帅王骏，率同右帅陈饶等，

北抚匈奴，使单于交出汉玺，改换新朝图印，镌文为新匈奴单于章。匈奴

乌珠留若提单于，即囊知牙斯。问明情由，才知汉朝绝统，另易新皇，却也

没甚话说，就将图印换讫。陈饶恐单于变计，再求故印，即将原印用斧劈

毁。到了次日，果由单于遣人持印，出语王骏道：“我闻汉朝制度，凡诸侯

王以下印绶，才称为章，我虽受汉册封，原是称玺，今易去玺字，又加新字，

员员毁故庙感伤故后摇挑外衅激怒外夷


